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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再添文化新地标！伴随着首个特展“星

耀中国：三星堆 ·金沙古蜀文明展”开幕和首个常设

展厅“中国古代青铜馆”试开放，历时六年多建设的

上海博物馆东馆2月2日启用，拉开全年“开放三部

曲”的序幕。这一上海市重大文化设施位于浦东

新区世纪大道1952号，将与上海科技馆、上海图

书馆东馆、东方艺术中心等形成文化集聚效应。

作为上博东馆第一个特展，“星耀中国：三星

堆 ·金沙古蜀文明展”把目光聚焦到长江上游“沉

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古代文明中心，向公众

全面揭示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特点以及来龙去

脉，呈现中华文明发展的多元一体和五个突出特

性。“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

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起

源、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

透露，为赶在春节前完成大展的各项筹备工作，该

馆工作人员精心策划并全力以赴，向1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28家文博考古机构借展，集结了

363件文物。这些文物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来到

上海，运输行程超过1万6千公里。

这是迄今为止古蜀文明考古出土文物在四川

省外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展览阵容，也是“何以

中国”文物考古系列的第三个展览，汇集了最新考

古发现，最新文物修复成果。如，三星堆遗址三号

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是目前已知该遗址发掘的体

量最大、保存状况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三号坑

的高冠立发青铜人像，四号坑出土的长发青铜跪

坐人像，八号坑出土的竖披发青铜人像、尖帽青铜

人像、青铜立人、大神兽等都是三星堆遗址历次发

掘没有出现过的。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是长

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自出土后就没有离

开过四川。这次到上海来也是其离开故土数千年

后，首次荣归故里。除了在两个特展厅约2000平

方米的空间呈现重要考古成果，本次展览还配套

推出“邂逅三星堆12K数字艺术展”，带人们“重

返”考古现场，沉浸式体验三星堆的神秘世界，展

示文物上那些难以被肉眼发现的细节。

上博东馆首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青铜馆”也

于今日起同步对外试开放。整个陈列精选500余

件展品，反映公元前18世纪夏晚期至公元19世纪

中叶清中期的3600年间，中国古代青铜器出现、

发展、演变的历程，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体系最完

备的中国青铜器通史陈列。据上海博物馆青铜研

究部研究馆员马今洪介绍，“中国古代青铜馆”最

早展出于1973年，这是其第六次陈列改建，在原

有的体系上延伸了时间线，将秦以后的青铜器纳

入其中；板块内部也进行了调整，比如，更新期青

铜器原来是将所有器物按照器类陈列，吸引最新

学术研究的推进，现细化为中原文化、楚文化、吴

越文化、巴蜀文化、草原文化单元。原陈列中的绝

大部分展品继续展出，如镇馆之宝大克鼎、牺尊、

子仲姜盘等，同时新增近百件展品，包括夏晚期的

绿松石牌饰和单翼铃、铸有早期青铜器铭文的甲

壶、战国的商鞅方升、新莽的同律度量衡诏衡杆和

诏版、北宋的大晟编钟、明代的喷水鱼洗等，说明

牌中的生僻字皆标有汉语拼音。

据悉，第一阶段开放空间只占东馆展陈空间

的25%左右，为确保人员安全和参观体验，每个开

放日接待量上限为8000人次，需通过上海博物馆

微信公众号预约。

申城再添文化新地标！上博东馆今启用
■本报记者 李婷

备受瞩目的“星耀中国：三星堆 ·金沙古蜀

文明展”，2月2日在新启用的上海博物馆东馆

揭开面纱。古蜀文明出土文物总是令人过目难

忘，它缘何如此神秘而独特？其基因源自哪

里？有哪些待解之谜？我们邀请考古领域和青

铜研究领域的专家给予解答。

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原王朝始
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主持人：上海博物馆东馆举办“星耀中国：
三星堆 ·金沙古蜀文明展”的消息，引发广泛关

注。古蜀文明为何重要，它在中华文明发展进

程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王巍：古蜀文明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区域性
文明，年代与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大体相当。

实际上，同一时期，中原王朝的周围有多个这样

的区域性文明，可以说是方国林立。比如西南

的古蜀，江西的新干，北方有土方、鬼方、羌方，

东边还有东夷等。它们跟中原夏商王朝有密切

的关系，起码名义上都是臣属于夏商王朝，受其

影响，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文化上有一

定的一致性，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古蜀文明应该说是特点最鲜明的一个。其

代表性遗址三星堆于2013年和2022年两次被

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明了古蜀文明的重

要性。从发掘出土的青铜人像、神树、面具等，

可以看出其文明发展水平之高，尤其它的精神

信仰特别突出，在《山海经》当中也有所记录，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来说，古蜀文明是夏商时期王朝周围

区域文明当中发展水平最高、文化最有特色的

一支，是中华文明满天璀璨群星当中最亮的一

颗，但夜空中还有一个月亮，就是中原地区的夏

商王朝。

唐飞：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
古蜀文明是长江上游文明发展的高峰，也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河建城、宫殿区与

祭祀区分列南北的“法象天汉”城市规划模式，

因地制宜营建城市防御措施、对水资源进行充

分利用和管理，并反映出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社

会治理模式，是古蜀文明在城市营建方面留给

后世的宝贵遗产。

古蜀文明是三四千年前连接以中原地区为

代表的农业文明区和以“半月形地带”为代表的

游牧文明区的地理单元，不同区域文化要素在

这里交流、融合、创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边其

他文明吸收，深深融入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发展

的基因之中，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

鲜活见证，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主持人：与同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的其他
区域性的文明相比，古蜀文明最主要的特点是

什么？

王巍：古蜀文明最大的特点是神秘性，出土
的文物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特色的

形成，首要前提是积极吸收中原夏商王朝的文

化因素。比如，使用的玉戈、玉璋、有领玉璧等

都是夏王朝发明的。当然，传到古蜀的时候，究

竟是夏代的晚期，还是已经进入到商王朝纪年，

两种可能都存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从商王

朝传过去的，不一定是直接传，也可能是先传到

长江中游，因为这一带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是商

王朝控制的铜矿重要据点，也是青铜器生产地，

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更接近，然后经此再传

至古蜀。

第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发

明和创造。以青铜熔接技术为例，先采用商王

朝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分体铸造各个部件，再将

其连接成为一体，创造性地铸造出复杂的组合

青铜器。比如神树神鸟相结合、结构复杂的神

坛、顶尊人像等。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尊铜人的

头顶着青铜礼容器，而且是跪姿，显示了古蜀对商

王朝系统青铜器格外地尊崇，这一点非常耐人寻

味，也值得高度关注。

非常具有特色的是，古蜀人用高超的青铜铸

造技术，把他们的思想、信仰的世界展现出来。他

们的信仰体系非常丰富：有祖先崇拜，对蚕丛、柏

灌、鱼凫、杜宇、鳖灵等历代蜀王的崇拜；也有自然

崇拜，包括了对太阳、神树、神鸟、山川等的崇拜。

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龙的形象就有近十种之多，

鸟的形象有十几种。

古蜀文明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当然，中原王朝辐射、影响各个区域性文明的同

时，也广泛吸收周围先进的文化因素，因此才能够

发展成为引领。比如，玉璧最早出自良渚文化，夏

王朝吸收各地的因素后将它礼器化。玉璋是黄河

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发明，被中原的夏王朝吸收

过去成为重要的礼器。从玉璋分布来看，最多还

是在河南，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包括成都

平原的三星堆、金沙，福建、香港，甚至最远到了越

南北部。这也体现了中原礼制的影响力——夏王

朝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秩序，

被周围区域文明所尊崇和吸收。

唐飞：古蜀文明极具辨识度，三星堆遗址、金
沙遗址的文化瑰宝特征鲜明，青铜面具、人头像、

神树、四鸟绕日金箔饰等风格独特的文物写意与

写实并存，体现出古蜀人的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

力。陶盉、玉琮、青铜尊罍等文物又无不显示出

古蜀地区与中原及周邻地区间文化因素的相互

影响，生动地展现着文化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历

史过程。

胡嘉麟：这次“星耀中国”特展，我们向1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家单位借展文物。四川

省内有12家借展单位，几乎涵盖了该省各地市的

重要博物馆，四川省外有16家借展单位。如果算

上我们上博自己的藏品，以及知名工匠博主制作

的仿三星堆的现代艺术品，这个展览是由30家单

位的藏品组成。从这次借展的地域范围就可知，

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不是

西方的、外来的文明，更不是外星文明，而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起和繁荣是黄河流

域和长江流域不同族群和文化长期交流、互动的

结果。考古学强调“以物证史”，这个展览就是要

通过各个地区与古蜀文明有联系的文物来阐述古

蜀文明的面貌、内涵和特质。

三星堆遗址八个祭祀坑的发掘
给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也留下
诸多谜团

主持人：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最具代表
性的遗址，两处遗址也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它们是什么关系？有何异同？还有哪些古蜀文明

相关遗址值得被关注？

唐飞：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是前后相继的
古蜀国都城，文化属性具有明显的传承性，皆为古

蜀文明的典型代表。

两个遗址在城址选址、功能布局、居址、墓葬、

祭祀行为与代表性文物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

城址选址均北部临河，又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将

城址分为南北两部分，水陆交通兼具，重视水资源

利用与管理。宫殿区位于城北，祭祀区位于城

南。盛行干栏式建筑。葬俗简约，墓葬以小型为

主，随葬品较少。祭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突

出地位，均有整根集中埋藏的象牙。金面具、铜人

像、铜眼形器等极具辨识度的文物在两个遗址均

有发现。

不同之处：三星堆发现有城墙，并可区分为内

城、外城等不同的城圈；金沙遗址尚未发现城墙。

两者的祭祀遗存倾向不同，三星堆盛行大型青铜

器，青铜人物造像发达；而金沙青铜器较少，缺少

大型铜器，更加偏向使用玉器进行祭祀。生活用

器方面，三星堆遗址盛行平底陶器，金沙遗址盛行

尖底陶器。

王巍：古蜀文明经历了源头、萌生、曙光、辉
煌、继承、余韵六个时期，从公元前3100年川西高

原的营盘山文化到成都平原的桂圆桥文化、宝墩

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

巴蜀文化，再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前后延续

2000余年。

宝墩遗址是目前长江上游发现的最大史前城

址，它证明至少在龙山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就有人

群大规模居住，并出现定居农耕农业。宝墩文化

的兴起和良渚文化的衰落，时间大体一致，虽然它

远远达不到良渚文化的辉煌，但是表明在距今约

4500年的时候，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已经进入到

初级文明的阶段，为后面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

奠定了基础。

主持人：说到古蜀文明，特别是三星堆，很多
人的反应是神秘，目前有哪些谜团等待被揭晓？

未来有什么打算？

王巍：三星堆确实很神秘，令人无限遐想。在
我参与的三星堆考古发掘三次直播中，我都要求

把弹幕打开，有些人把出土人像跟阿凡达联系在

一起。我说，三星堆不可能受阿凡达影响，阿凡达

吸收了我们的三星堆元素倒是可能。有人觉得出

土的那些神树特别不可思议，当时怎么能造出

来？其实它是先分体铸造，后熔接在一起，在神树

背面可以看到清晰的熔铸痕迹。这说明古人能够

达到的技术和思想的丰富，远超我们的想象。还

有那些被认为像外星人的人像，也是源于生活的，

当然它高于生活。这些人像共同特点是小方脸，

此种长相在德阳、绵阳一带大有人在。有人提出

面具的鼻子好宽，这是因为它要戴在人的脸上，按

照真人鼻子的大小没法扣进去，所以会做得比较

夸张。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埋藏

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的长方形土坑，可谓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近年来，考古人员在

一、二号坑附近又发现六个新坑，出土上万件各类

珍贵文物，三星堆“再醒惊天下”。这八个坑给考

古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也留下诸多谜团。

首先，它们都与祭祀有关，但显然不是祭祀

“第一现场”，应该是发生了某种变故将祭祀用品

一次性埋入。那么，当时祭祀的场所在哪？有没

有神庙？如果有，建筑的结构是什么样？大小铜

像等相关祭祀用品当年是如何使用的？其次，到

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古蜀人要把视作无比珍贵

的祭祀用品埋入地下？再次，三星堆为什么会衰

落？它和金沙是继承关系还是敌对势力的此消彼

长？当然，三星堆有没有文字，也是大家关心的。

唐飞：三星堆遗址最受关注、最精彩出色的就
是祭祀坑及坑里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

文物。除此之外，作为古蜀国都城，三星堆遗址还

有大量与社会日常生活相关的发现，构成了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三星堆遗址将围

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继续加强考古发掘、资料整

理与发表、多学科研究等工作，一直做下去。上海

大学、上海博物馆等兄弟单位，在考古发掘、青铜

器清理修复等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未来，

也欢迎上海乃至全国、全世界的民众、各社会团体

继续支持三星堆考古工作。

在上海这个展示中华文化的重
要窗口，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主持人：与其他以古蜀文明为主题的展览相
比，这次的“星耀中国”特展有何特别之处？

唐飞：本次展出的精品众多，包括三星堆遗址
最新出土文物100多件，像铜权杖、铜虎头龙身

像、铜大神兽、铜猪鼻龙形器、扭头跪坐人像等“重

器”，均为之前所未见，系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还

有铜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神树、玉璋、玉戈

等古蜀文明的典型器，同类文物有的虽然在早些

年发现过，但每一件都不一样，都很精彩。

除此之外，一批古蜀文明的代表性陶器亮相

本次展览，像陶盉、觚形杯、瓶、高柄豆等，有早年

间出土的、也有最新出土的，大多是第一次对外展

出，它们是了解古蜀文明的另一把钥匙。

胡嘉麟：以往的古蜀文明展基本是以出土单
位划分单元板块，比如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组成一

个单元，金沙出土的文物组成一个单元。这次展

览打破常规，将不同出土单位的展品重新组合。

这种策展思路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我们能看到古

蜀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的。古蜀文明

有源头、有余韵，与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面貌存在

必然的联系，这是以前我们所忽视的。另一个是

古蜀文明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博大，很难通过一个

展览全部讲述清楚，所以就需要在有限的展厅里

告诉观众古蜀文明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整个展览划分为序厅、天行乾道、地势坤物、

人和明德、尾厅五个部分，核心内容就是中间的三

个部分。我使用了“三才”的观念。天、地、人“三

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宇宙中三种基本元素

的关系和互动。“天”主要讲述古蜀文明的神灵崇

拜和精神信仰。“地”主要讲述表现古蜀文明上层

建筑的各种物质文化关系。“人”主要讲述古蜀文

明的社会生活和礼仪活动。三个单元板块的展品

虽然有所交叉，却是各有主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等进行阐述

的，显示天地人三者之间不可割裂的互动关系。

序厅以后以三星堆的青铜眼形器开篇，尾厅以前

以三星堆的青铜蛇收尾，整个展览就是围绕着一

个“蜀”字在讲述古蜀文明，这个也是展览策划中

的一个巧思。在展陈设计上，我们希望能够重现

当时古蜀人进行祭祀的场景，设计了几组“阵列”

来让观众感受当时的仪式感。具体的文物陈列也

保持了上博一贯的风格，将最佳欣赏文物的角度

展示给观众。

主持人：在上海这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举办
“星耀中国”特展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巍：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对文化高度重
视。我举个例子，11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

市人民政府联合在上海举办“世界考古论坛 ·上

海”，如今已经举办了五届。两年一次评选的“世

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和“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

野考古发现”，被看作国际考古学界的奥斯卡奖。

上博东馆首个特展聚焦古蜀文明展，跟上海

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是很契合的。可以预见，这次

的展品数量、质量，也会远高于其他同类主题的展

览。它便于上海市民近距离领略古蜀文明的魅

力，同时这座城市的国际化也能让更多的外国人

了解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这个展览

在新落成的上博东馆举办，可以说是里程碑意义

的事件。

唐飞：“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四川与上
海“共饮一江水”，历来交流密切、关系友好，举办

这个展览是两地友好关系的见证，是川沪文化交

流的一件大事。

上海是文化建设的高地，也是展示中华文化

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三星堆遗址和

金沙遗址辉煌灿烂而又别具特色的出土文物，对

于推广古蜀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也将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上博东馆首个特展聚焦长江上游“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古代文明中心

古蜀文明何以“星耀中国”
嘉 宾：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

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总领队）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

主持人：李婷（本报记者）

上博东馆首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青铜馆”今起同步试开放。

整个陈列精选500余件展品，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体系最完备的中

国青铜器通史陈列。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冯晓瑜
▲牺尊（春秋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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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耀中国”展品。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冯晓瑜


